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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三个”温胜军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文 李 焱 图

幸运温胜军

１９７７年秋天的甘肃玉门还是十分寒
冷的，紧邻陇海铁路线上，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军垦车站附近，刚刚高中毕业参

加工作的温胜军，作为一名园林工人正

在给树木修枝剪杈呢。忽听收音机里传

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顿时温暖了他的

心： “我要考大学！”

“你觉得恢复高考对你意味着什

么？” “没有高考，也许我至今还依然

是个园林工人，知识不仅改变了我们那

一代人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一代又一代

人的命运。”

仰仗着刚刚丢掉的高中课本还保持

着 “余温”，仰仗着当时任中学副校长

的父亲的辅导，温胜军成为全校参加高

考的惟一的本科生，走进大学殿堂。从

此告别了月薪只有 ２８．２３元的园林工人
身份。

说起为什么考上哈尔滨电工学院，

温胜军还真有点 “宿命论”的感觉。

“当时我就一门心思想考回东北老家去，

所以，填报的头两个志愿都是东北的学

校，谁知，歪打正着，最后被哈尔滨电

工学院调剂录取了。”

回忆这段往事，温胜军满脸的惬

意，自称 “名如其人”的温胜军确实温

文尔雅，坦承自己是幸运儿。

思辨温胜军

思辨的温胜军总是把自己的思绪与

当今的感受结合起来！

作为幸运儿，温胜军的大学生活还

不算太清贫。但说起来自湖北的同班同

学 （后来又成为他电缆厂同事）陈光高

的大学生活，温胜军感慨万端： “当

时，老陈家里穷得很，每月仅仅依靠 ２０
来块钱的助学金生活，大学四年他从未

回过老家，条件虽然艰苦，但老陈还是

顺利读完大学。”

谈到现如今清贫学子考上学却上不

起学的尴尬，温胜军 “忧心忡忡”地

说： “国家在助学政策上还应该对寒门

学子高看一眼，千万别留下新的遗憾。”

大西北的戈壁滩最适宜栽种 “穿天

杨”，它不嫌弃土质气候的恶劣而茁壮

成长。２０００年，温胜军因公出差大西
北，路过当年自己曾栽下无数棵 “穿天

杨”的军垦车站，只见绿树掩映，已看

不到低矮的平房了。由此，他道出了独

特的人生观： “人生的道路是多样的，

即使我当年考不上大学，我也要做一个

合格的园林工人，为大西北披上绿衣。

我觉得，社会需要不同层次、各种类别

的人才，人的一生关键是要把握自己的

正确定位和各种机遇。”

基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温胜军的初

中和高中阶段没少参加劳动，他就读的

学校就是孩子们利用寒暑假挖地基、脱

坯、上大梁盖成的。但当时的艰苦却给

他留下深刻的烙印： “艰苦的经历也是

财富，那是最好的素质教育手段啊，可

眼下的孩子们被 ‘题海’淹没，毕竟不

利于素质教育。”温胜军刻意 “强调”

自己的一家之言！

平淡温胜军

在郑州电缆厂呆了 ２５年的温胜军，
现在 “官”至公司技术中心常务副主

任，只是一个小小的中层干部。但 ２０
年如一日，温胜军依旧心静如水。

“既然我学的就是电线电缆专业，

所以就没有想到过升官发财，踏踏实实

搞好自己的专业，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

富，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温胜军实

话实说。

２０多年来，温胜军组织和参与了数
不清的大大小小新产品项目开发。其中

“拖曳诱饵电缆”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二等

奖，去年底推出的 “耐热型扩径母线”

电缆，已在今年大显身手，目前已实现

销售收入４００多万元。
“技术中心就是企业发展的发动

机、助推器，我作为部门负责人，就是要

带领大家快开发、多开发高科技、高附加

值的新产品。”正是这种信念深深扎根于

温胜军脑海里，这两年，他淡泊名利，率

领他的团队推出了一个又一个新产品。

他说，当看到自己研制开发的新产品从

车间运到全国各地时，那才是最开心的

事情。

其实，在电缆厂 ２０多年，温胜军
也有几次 “发财”机会，一些企业许诺重

金聘请他出山，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

说，为选择而奋斗，我视名利淡如水，搞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心里踏实！

对生活，对工作，温胜军始终有颗

感恩的心。他知足地告诉记者： “现

在，我是企业中层干部，高级工程师，

家庭美满，父母健康，女儿是中原工学

院的大学生，所以，我发自内心地感谢

党和政府，感谢 ３０年前那个命运之神
的安排。”

地层深处的“孺子牛”
■本报记者 党贺喜 文 陈 靖 图

参加高考的小木匠

１９７７年 ８月份的一天，１９岁的袁
锡泉已经是尉氏县岗李乡的一个出师的

木匠。一天早晨，他正和乡亲们在解放

军测绘学院的工地上做木工，收音机里

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搅动了他那本

不安分的心。他最担心的还不是水平问

题，而是发愁：像我这身份有没有资格

报考？

“我的家庭背景非常复杂，一言难

尽。”袁锡泉 “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透

露着自己的家境：父亲曾是北京师范大

学 １９４８届的毕业生和学校地下党员，
接管过北京新华印刷厂。后来，由于突

如其来的变故，先是丢了党籍发配到东

北，后是带着一顶右派帽子， “灰溜

溜”地携妻将子被打回老家去。本来就

是地主出身，加上是右派之子，所以，

当时的 “地、富、反、坏、右”五顶帽

子几乎全戴到年幼的袁锡泉头上了！从

小学到初中，袁锡泉年年被班上评为

“三好学生”却年年通不过学校这一关。

１９７２年，正当他为上不了高中发愁时，
幸亏邓小平出山，搞了个 “教育回潮”，

他才有幸上了高中。上大学不敢想，索

性就从小学了谋生的手艺：木匠。

其时，远在百里之外的老父亲也听

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专程来到郑州说

服儿子： “我估摸着按照新的政策，你

是可以参加高考的，孩儿啊，只管报

名，就是考不上也可以为来年再考试积

累经验啊。”于是，袁锡泉辞掉木工活，

回到老家，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复习

了一个月的时间。结果成绩下来，只有

１６６．５分，仅仅比 １６４分的中专录取线高
出两分半，处于录取的“生死线”边缘。作

为农家子弟，就是中专也得上！袁锡泉专

门挑煤炭、地质、农业、水利等“低档学

校”填报志愿。后来，他被焦作煤校录

取了，学的是地下开采专业。老父亲宽

慰他： “既然咱是科班出身，将来就不

会让你挖煤，至少是管理人员，能当个

工程师就是崇高目标。”

温柔敦厚的袁锡泉讲述着 ３０年前
的往事，绝对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

“作料”和 “拔高”。他还自我解嘲地

说： “也许冥冥之中命运就是这样安排

的，体检时，我平生第一次去 ６０多里
外的县城，一不小心掉到水沟里，弄得

两脚黑泥，我想，坏了，这辈子肯定要

做 ‘煤黑子’，结果还真的应验了！”

扎根郑煤２７年
“１９８０年 ３月 ２７日，我从焦作煤

校毕业，被分配到新密矿务局 （郑煤集

团的前身）生产技术处，尽管只是个中

专生，但那在当时可是很主贵啊，矿务

局所有党政领导列队欢迎我们，还舍不

得让我们下井。”思绪闪回到 ２７年前，
袁锡泉对郑煤尊重知识这一幕记忆犹

新，感激涕零。

参加工作 ２７年，可袁锡泉的履历
表却十分简单，只有两行字：１９８０年－

２００５年，在局生产技术处工作，其间入
了党，提了干，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最

高职务，副处长；２００５年至现在，芦沟
矿常务副矿长。

正是毕业分配享受到 “高规格”欢

迎仪式那一幕，让袁锡泉暗自发誓：领导

这么看重我，我一定要干出个名堂，一定

要成为煤炭开采和安全方面的技术 “大

拿”。说归说，真正做起来却不是那么简

单，因为文凭太低，工作中遇到不少“拦路

虎”，办法只有一个字：学！１９８２年，袁锡
泉重新“回炉”，开始读焦作矿院的函授本

科。谈及这段往事，袁锡泉自揭“隐私”：

“为了上函授，我连续三年‘不敢’结婚，直

到１９８５年，我这个２７岁的大龄青年才成
了家，这在当时绝对算是晚婚了。”

按照规定，他每个月必须下井 １５
次，郑煤的矿井深度大多在 ２５０米左
右。记者好奇地替他算了算：２７年间，
他光是在地层深处上上下下就是 ２５００
公里。学习加勤奋使袁锡泉的专业知识

与时俱进，管理经验不断丰富———１９９４
年，在他的组织下，郑煤率先在全煤系

统实现了由炮采分层开采取代放顶煤开

采的老黄历，单产水平由原来的每月

１．９万吨增加到 ４万吨，且井下安全系
数也大大提高；此后，他组织负责的井

下支护工艺改革，把传统的摩擦支柱提

升为单体液压支柱，又是全煤系统领

先，百万吨死亡率几近于零；他主持

进行的劳动组织高产高效改革，又使

工效从原先的每工 ７吨提高到每工 １５
吨……对于这些很专业枯燥的数字，也

许平常人很难读懂，但对于袁锡泉来

说，那却是莫大的成就感！

在郑煤集团一呆就是 ２７年，袁锡
泉不仅下遍了所有矿井，而且对井下的

巷道、地形地貌、物料摆放了如指掌，

历历在目。袁锡泉动情地说： “２７年的
心血、感情已经渗透到煤层里头了，今

生今世，我的煤炭情结是绝对挥之不去

了！”说这话时，袁锡泉不是慷慨激

昂，而是心静如水，充满了岁月的历练

和沧桑。

感言：

不恢复高考

是万万不能的，但

考大学也不是万

能的。人生之路关

键是把握好自己，

把握好机遇。

感言：

虽然我当初

只考上个中专学

校，但我同样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没

有高考，我这个当

初的农村小木匠

就不会变成今天

的工程师！

在所有采访对象中，温
胜军的“个性化”色彩也许
最浓———１９６０年生在哈尔
滨，１９６４年随父母落户甘
肃，上大学又“杀回马枪”跑
到哈尔滨电工学院，１９８２
年毕业分配至郑州电缆集
团 有 限 公 司 ，２５年 没 动
“窝”，满族，无党派人士。

于是，作为采访对象的
温胜军在记者脑海里不禁
幻化为“三个”温胜军。

郑煤集团芦沟矿的常
务副矿长袁锡泉，是本报
此次圈定的 ３０个采访对
象中为数不多的中专生。
所以，当记者出现在袁锡
泉面前时，他先是“惊诧”，
继而平静：虽然我当初只
考上个中专学校，但我同
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没
有高考，我这个当初的农
村小木匠，就不会变成今
天的工程师！

袁锡泉，毕业

于焦作煤校，现任

郑煤集团芦沟矿

常务副矿长。

温胜军，毕业

于哈尔滨电工学

院，现任郑州电缆

集团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常务副主

任。

温胜军

袁锡泉


